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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念亦师亦友的神仆──王永信牧师
李定武牧师   

「更新传道会」创办人及美国总会总干事
        认得王永信牧师似乎已是几辈子前的事，六０年代中期，我和妻子在伊利诺大学念研究所。那是个嬉皮常在校园中闹事的时代，但也是北美华人学生查经班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的时代。那时的美国很少有华人教会，大部分的学生都分散在不同的美国教会里聚会，我个人就是在香槟城内一个极保守的基要派浸信会得救的，但每周五都固定参加校园中学生自组的查经班，那是我开始学习服事与研读圣经的地方。
　　1970年的夏天，大部分的学生都外出打工去了，查经班中的一位弟兄跑来告诉大家，他的表姊夫在底特律办了一个名叫「中信」的机构，人手不够，要我们帮忙去打扫办公室。没事做的我，望着大腹便便的妻子好像也没有要生的样子，就很高兴的与大家驾着老爷车，开5、6小时去了底特律。
　　我被分到的工作是打扫「中信」的厨房，那可是个够脏的厨房。但年轻人是不怕做事的（至少是我们那一代的年轻人），忙了一天虽没见到负责「中信」的总干事，倒是第一次认识了瘦弱、温柔又会吃苦的王师母。临行前，王师母知道妻子快要生产，送了我们一条婴儿毯，对我这个穷学生而言，那正是我们需要的。这条毯子包了两个女儿，多年后才舍得丢掉。
　　能真正接触到王牧师是很偶然的事。同年的秋天，我们带着初生的大女儿搬去密西根湖边的一个小镇，Muskegon，在一家生产汽车引擎的公司上班。那个小镇上中国人连我们只有三家，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何带我们来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。没想到刚上班不久，工头上楼来，说工厂里从台湾来了三位不会说英文的军官，是来学习如何改良台湾军车引擎的。我下去欢迎他们，同时邀请他们周五下班后到我们家吃晚饭。他们一听有中国菜吃都很高兴地来了。晚餐过后，我们在聊天中发现他们都很想家，因为不懂英文，很难适应美国生活，也很想知道有没有中文报可以看。
　　在我们那个鸟不生蛋的小镇，哪会有中文报可看？妻子灵机一动，邀请他们每周五固定来我们家吃晚饭，她也会翻译一些美国文章给他们看。他们三人一听可乐了，妻子就每周由「抉择」杂志中翻译一篇葛培理的布道文章给他们，饭后我们查经，有时也讨论文章内容，正式的讨论结束后，还有可口的宵夜可吃！
　　周末我们或带他们去底特律参观福特汽车展览馆，或到郊外走走。大家相处甚愉快，我们的老大也成为他们想自己孩子时的安慰。三个月很快的过去，我想周五的聚会就这么结束不行啊！灵机一动就想起在底特律的王永信牧师来。王牧师一听有布道会，满口答应，但他接着顺口问的那句话：「你们查经班有多大啊？」却让我的心凉了下来。那个年头，传道人不宜请到，我怕王牧师不肯来，只好把才半岁的baby也算进去，告之查经班很小，不过还是有6个人！感谢主，王牧师毫不嫌弃地说，他也正要到我们小镇的一家公司，请他们为他拍摄的「暗室之后」配音。我就是这样认得王永信牧师的。
　　多年后，我才了解到，我所认得的王牧师非凡人也！当时的我也从来没有想到，神会为我一生的服事路程上留有这样一个可效法的榜样。我所认得的王牧师是：
＊一个随时传福音的人。1970秋天的那个周末，我们满心感谢地接待王牧师，他布完道后竟然还给呼召，其中一位张中校举手决志。王牧师就请他到我们那简陋的卧房里去谈道（真的简陋，除了床外，家具全是纸盒铺上塑料布当桌子用的）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办「布道会」，见决志者被带入另一个房间后，也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了，只好继续叫大家唱诗歌，等王牧师再出现。谁知唱了20分钟，卧室里都没有动静，我开始紧张，只好继续唱下去。半小时后，张中校满头大汗地和王牧师一起出来了，两人都满面笑容。王牧师很高兴地宣布，张中校得救了！事后张中校告诉我们，他一直不敢作决志祷告，但对神说，如果外面会唱他最喜欢的诗歌──「你真伟大」，他就愿意信主。没想到我们最后还真唱了，他就立刻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。感谢主！
　　这就是我初次接触到的王牧师──一位热心的福音使者。他的布道信息真诚而感人，一生的确带领了许多人信主。
＊他是一生过着简朴生活的人。与他那次的相遇，更令我感动的是，一到我们家，他就把西装上衣脱了下来，但当我拿到卧房去替他挂上衣架时，没想到西装的衬里就和领子分了家！想到那时的他要花大笔钱给「暗室之后」电影配音，却没有为自己买一件象样的西装，令我这得救才一年的人又震撼又感动，决定从此以后也要学习王牧师过简朴生活。
　　时间过得飞快，平日能见到王牧师的机会也不多。2003年的春天，更新学院开课，我们请王牧师来教──「普世宣教：原则、策略与实践」。我开着一部作生意的朋友淘汰下来的老爷面包车去机场接王牧师，他一上车就摇头叹气，说：「唉，定武，你怎么开这种车呢？」我不知道王牧师是担心这部老爷车上不了超速公路，还是车子令他颠得难过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当初得救时从王牧师身上学到的榜样，我至少到那时都没有忘记。更感谢主的是，神也报答我要过简朴生活的心志，致今奉献已33年，一向过着绝不超支的生活，生平只买过两次车，其余都是别人送的，谁说传道人的日子不容易过？
　　认得王牧师的人很多，大概遍布全世界，他是大有名气的人物，但从我过去40多年来对王牧师的认识，我观察到他不但是一位传福音的使者；一位一生过简朴生活的人，他还有许多其它的特点：
　　＊他是一个拼命三郎，永远不要命的向前看。只要神开小小一扇门，他就奋勇地挤入，另辟新天地。有时让跟他的人赶不上，但又在不知不觉间受他的影响，而扩大了自己普世宣教的眼光！
　　＊他是一位有异象，也能将异象赴诸行动的神仆。记得80年初，王牧师任华福会总干事时，我们到香港去看他，他笑着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：「为了希望推动华福运动，盼各地教会有合一的精神，我的头也撞得要开花了。」王牧师有希望全球华人教会同心广传福音的异象，要推动此异象谈何容易？但他有谦卑的心怀，无论到那里去推动此异象，一定尊重当地负责人的背景，按他们教会的传统行圣礼，若没有这种宽大谦卑的胸怀，华福运动岂能推动得起来？我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华福大会，大家合唱「华福会歌」，其中那句：「普世华民，作主忠仆；高举十架，天下一家」，带给我深刻的印象，我们华人教会需要齐心朝合一的方向努力，更不要因着王牧师的去世，让此异象烟消雾散。
　　＊他是一个一生凭信心而活的神仆。底特律时代的中信，经济相当困难，王牧师又对文字事工特有负担，每个月发行自排自印的中信月刊。对我们那个基督教信息贫乏的时代，中信月刊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精神粮食。我深深记得，王牧师说到发行此刊物的挑战，有时搬了一大堆刊物到邮局，手头却没有邮费，但神的供应实在奇妙，祷告后竟然发现那天在邮局信箱里收到的奉献，正够用来寄月刊，神实在是不误事的神！日后，王牧师有心将「中信」搬去北加州，他很兴奋的告诉我，他找到一个鸡舍，也许改建之后就可以当办公室了，接着就浩浩荡荡地开着几部车搬了过去。为着他的「勇气」，我的妻子也自告奋勇地替王牧师翻译了一篇他写的英文见证─「鸡舍的神迹」。王牧师一向有「为后人种树的勇气」，他这种凭信心服事的勇气，日后在华福事奉时，可能遇到更大几百倍的挑战，但神依然让他经历到，我们的神是一位不误事的神，相信这些奇迹都是王师母和跟随王牧师多年的陈惠文可以见证的。
　　＊他终其一生提拔年轻的传道人。很少人知道我之所以会参与文字事奉，和「更新传道会」的成立，都是在王牧师半鼓励半勉强的情况下开始的，今天「更新传道会」之所以能有「更新学院」，并能与南卡哥伦比亚圣经神学院合作，以致至少送出近20位传道人分别在宣教工场与华人教会中服事，除了要归功在该校任教的陆苏河教授外，王牧师也是功不可灭的间接媒人。王牧师不忌才，看重培养神国人才的重要是我一生的榜样。
　　＊他有不平则鸣的勇气。王牧师是个严守圣经原则服事神的人，通常持守此原则的人，也有可能成为内心喜欢批评别人的人，但王牧师却常让我想到弥加书6章4节的经文：「世人哪……他（神）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」我自己就经历到王牧师如何将对这段话身体力行。
　　1995年更新出版《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》，那时中国的经济尚未起飞，国内传道人属灵书籍非常缺乏，神一直感动我要为国内传道人印一批《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》给他们。更新虽然是个很不起眼的小福音机构，但神也加力，借着海外信徒的奉献，帮助我们能透过各种不同管道送进国内约8万本的研读本繁体版圣经。然而令我们十分伤心的是，大陆也因此经常有盗版出现。有一位海外传道人甚至将这本圣经大肆盗版，一本至少卖人民币70元，大赚外快。当我写信指谪这位传道人时，他竟然来信大骂，并向一些有领导地位的国内教会领袖控告我们的不是，甚至威胁我们，他要叫国内信徒写信给北美更新总会，把我们的电子邮箱挤爆！过了许久，有一次遇到王牧师，谈起这事，他直叹气、摇头，并没说什么。而当时的我也觉得，既然8万本研读本圣经已经送了进去，我的心事已了，不值得与不讲理的人计较，此事就不再处理。没想到，几个月后，王牧师打电话来，他说为此事他去了国内好几个城市，与不同的教会领袖说明，更新传道会的同工并不是一个爱钱或爱掌权的人（因当时有的家庭教会领袖认为更新强调版权的重要，就是爱权的表现），且把事情真相都说明白了。我听后虽心存感谢，但也的确大吃一惊，觉得我在聊天时不知不觉地加给王牧师不少不必要的心理负担，然而也的确从他身上学到有关弥加书6章4节实际应用的方式。　　
　　＊他是一个有感情与敏感度的朋友。有一年的春天，王牧师乘来N.J.服事之便，想顺道去宾州探望一位退休的美国宣教士。因为得知除了王牧师爱吃榴莲外，这位宣教士也爱，妻子就去中国超市买了几个大榴莲，让王牧师带一个给这位宣教士。看到两位老同工见面实在是有趣的事，俩人不但相拥而抱，当这位宣教士看到榴莲时，更是喜出望外，直向王牧师作揖，说：「不敢当！不敢当！」惟有基督的爱能让人跨过种族的鸿沟，更是基督的爱让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愿将一生奉献给中国，却孤单回归故土的老宣教士。我非常感谢王牧师为我立下关心退休传道人的榜样。后来我也试着每年过年时，打长途电话给一些曾在灵程上帮助过我，后已退休的传道人，他们每次收到电话都感到意外的惊喜，这带给我很深的感触。我想人无论多出名，一旦退休后总是寂寞的，纪念他们是我们后辈应作的事，感谢王牧师在生活小节上给我的提醒。
　　那次王牧师的来访，对我们家的影响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。拜访完那位宣教士后，晚上我们需要外出探访，正好大女儿由外地回来，我们就托她照顾一下王牧师。我的这个女儿从小在华人教会中长大，却对中国教会印象不佳，叫她照顾王牧师实在也令我们担心，是否能应对得体。晚上我们回来后，王牧师已经先睡了，倒是女儿很兴奋的告诉我们，她觉得这位传道人跟别的不大一样。首先，他不反对年轻人听摇滚乐，对现代音乐也略有所知，所以能谈得满开心。其次，谈到电影时，王牧师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「齐瓦哥医生」（Dr. Zhivago），我的女儿一听大不以为然，认为这个医生已有太太，却还交女朋友，她也很讶异有传道人会看这种电影的，但王牧师很有智慧，知道如何和半大不小的年轻人聊天，同时教了她不少正确的婚姻观。此外，我们走前交代女儿，饭后要弄榴莲给王牧师吃，她老大不愿意处理这种有异味的水果。后来却告诉我们她也吃了一点，因为王牧师坚持说：「This is the most wonderful creation of God！人人都该学会欣赏！」今天我的这个女儿有时也吃榴莲，王牧师是功不可灭！　
　　我感谢神让我有荣幸认得王牧师，也感谢他对我生命的影响，他的去世令我想到希伯来书作者的劝勉：「从前引导你们、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。」我们这一代成长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里，在我们属灵还不成熟的时候，却有一群年长的传道人一路关心我们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成为我们服事时可随时求助与效法的榜样。帮助过我的传道人很多，诸如：鼓励我一面传道，一面要传讲阅读属灵书籍重要的周主培牧师；临终前还不忘耳提面命叫我不可忘记服事神的重要原则：不可存着隐而未现的动机服事的林道亮院长（对了，他也叫我每天要喝一小瓶白兰氏鸡精和一调羹和了蜜的醋，可惜都没照着去行！）；叫我要天天吃生土豆增强免疫力，好好服事学生的日本丁妈妈；鼓励我该多读几次他写的「一元美金的神迹」，要学会一生凭信心靠神而活的焦源濂牧师；鼓励我在神学院毕业后从事释经讲道的滕近辉牧师；不时托人由北京带来美金奉献支持更新的袁湘澄（？）牧师等等，若再加上一些美国传道人，就更是数不胜数了。
　　没有人是一个孤岛，我们传道人尤其需要有服事经验的长辈在一旁耳提面命，他们能忠心在神的工场上几十年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我为他们向神感谢，同时也期待着有一天，要在天堂与他们再相见。愿神安慰王师母及所有爱王牧师的亲友的心，王牧师息了世上的劳苦，有一天我们也都将跟随他而去，到那时，我们不但见到所有帮助我们服事的长辈，更要见到我们服事了一生的大牧人。那个大团员，将会是一个多么快乐又令人振奋的场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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